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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江山如沙场，象戏战法南宋隆。
车杀炮打马盘曲，士相错落兵摆冲。
搏击有疆无战线，运筹帷幄将帅宫。
文艺竞技智力赋，奥妙局子武梦中。
注：1. 隆，意为盛行时期；2. 杀，冲

杀；3. 疆，边疆、边界；4. 战线，指两军双
方交战时的最前线 ；5. 智力赋，指文学、艺
术、竞技 赋予象棋于一体的智力运动 ; 6. 武
梦中，指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梦中弈棋决定皇
储归属的故亊。

(作者系枣庄市国学会“诗词歌赋”传播
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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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贺第三届全国智力运动会

在在枣庄举办枣庄举办

○李孝泽

□张运祥

因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老家也多日不曾
回去。近日因思念家乡的思绪无法排解，在
一个周日，乘BRT公交快速车在镇驻地下车
后再花 10 余元打车，回到了地处山亭、薛
城、滕州交界处的小山村——我的老家。

在家务农的哥嫂及因病自学成医的三
弟，生活上早已脱贫，各自的住宅，在村中
还算可以。嫂子使出看家本事，炒了几个久
违了的菜肴，三弟提来了平时舍不得喝的老
酒，三个家庭的部分成员，好不容易地聚了
一顿大餐。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老
宅，心中一阵酸楚，曾经生养我的老宅，现
仅剩残垣断壁，再也看不到儿时的繁荣景象
了。我在爷爷于百多年前亲手栽下的老石榴
树下，连续转了三圈。这棵爷爷级的石榴
树，每逢中秋节，我们全家都会围坐在院子
里，边赏月边品尝着它奉献给全家的近百个
甜石榴，给买不起水果过节的我们带来了无
比的欢乐和甜蜜。而今，人去树还在，但它
已步入耄耋之年，苍老的枝干上，还有几个
小嫩枝在顽强地生长着。听哥嫂说，这棵老

石榴树已有近十年不结果了。我情不自禁地
抚摸了一下老树干，几片枯树皮便哗哗落到
了地上，发出些许响声，似欢迎我的到来。

面对大门的两间西房，是我结婚时的新
房。确切地说，那是我父母成亲时，爷爷给
盖的，它先后又成为哥哥和我的新房，现在
却仅存墙根的几块大石头了。这房子是我们
兄弟姐妹五人的保护伞，虽然那个年代家境
十分贫寒，可父母在世时，我们一旦回到这
里来，它便充满了生机、溢满了欢乐。在这
里，我们都曾因不听话挨过父母的训斥和打
骂，但更多地是坐在他们的周围尽享天伦之
乐。逢年过节，我们还可欣赏到老父亲为我
们讲的评书，用布一围表演的皮影戏 （又称
挑皮人子）。最令人难忘的是过年时向父亲讨
要压岁钱时的“幸福时刻”。

跨出四周早已坍塌的院墙，我又到周围
“邻居”家串了几个门。虽说“串门”，但终
未见到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家都已搬到老
村东那片靠近水源且平整的肥田沃土上扎根
去了，使原来的村子扩大了2到3倍，撇下了
这一百多个空宅子。

在老宅里，在老村里，我极力找寻着过

去的童年、儿时的欢乐。老宅子南北长达300
多米的当街（大街），曾是小燕子超低空飞行
的天堂，父老乡亲祭祀天地的神堂，村民们
餐后聚首的会堂。而今已人走街空，再加二
十余年的风雨侵蚀，它再没有了昔日的热
闹、当年的辉煌。展现给人们的是裸露的岩
石，恰一位平躺在那里瘦骨嶙峋的老人，早
已被人遗忘，再也无人光顾。

站在老村两边的半山坡上，放眼东望，
近处一个个空壳院，满目苍夷，而矗立老村
东一片沃野的新村，却是楼房林立，树木茂
盛，正奏响着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的交响曲。
我还看到：老祖宗们在数百年前择村而居
时，选得是半山腰，为得是多留下些可供子
孙后代耕作的吃粮田。现如今，曾为村民们
休养生息数百年的肥沃土地上，已被崭新的
小康房无情地霞盖着。我的心中油然荡起无
限的惆怅：再过几十年，这块已经人均少得
可怜的良田必将……

面对此情此景，我在极力找寻、找寻
……到头来无法再继续找寻下去，只好迈着
沉重的双腿，返回到哥哥及三弟建在良田上
的新宅中。 （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寻寻

□王举芳

晚风轻飘，初秋的风裹挟着秋的凉
意。静立窗前，一轮半弯的
月亮斜挂在窗前一角，淡淡
的光如少女含蓄的眼神。

记得小时候，没有电灯，
夜晚早早地上床睡觉。那时
不喜欢拉上窗帘，就为让清
凉的月光照进我的梦境。半
夜里醒来，我常常趴在窗户
上看月亮从缺到圆，如同陪
伴她涅槃重生。而那月亮或
盈或亏，都如同今晚的月亮
一样静静地、柔柔地挂在窗
外，那样宁静、安详，没有一
丝声响。我知道，她是怕惊
扰了我的梦……

因为父亲的早逝，我的
大学梦被搁浅在冰冷的冬
天。那晚的月亮很亮，照在
白白的雪上，发出凄惨的光
芒。我的身心瘦成了一轮半弯的月亮，
合着无奈的叹息，挂在没有温度的心空。

“月半弯我喜欢……让我温柔靠近
你身边……”

此时，一缕晶莹的月光照在了睡着

了的爱人脸上，那样温暖、平和……轻轻
地为他盖上薄被，目光不由自主地又在
他的脸上停留了几秒，这样的场景不就

是我想要的幸福吗——身边
有最亲最爱的人，窗外有一
轮默默守护的半弯明月，这
是我心底最美的情绪！

许久，夜空中的那轮明
月似乎已感觉到自己已惊扰
了我，悄无声息地钻进了云
层里，不见了踪影，而回馈给
我的是一个自然而又迷人的
微笑。

我想今晚的月亮一定是
我儿时悬在家乡老屋窗外的
那一轮，不知它是否还记得
我，是否还记得曾在半夜里
窥视过它的我，虽然它已游
离了我的视线，但它那美丽
而安静的面容早已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脑海，刻在我内心
深处，而每次看到它时的惊

喜和感动对于我来说都是莫大的欣慰。
夜色初凉，月光下的一切显得特别

的好看，不禁在心底轻轻地哼唱：“有情
有义有你，还有月半弯，还有月半弯……

（作者系山东省新泰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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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战正八年，
残胜日寇遗恨多，
东方文明繁盛地，
国破家亡鬼魂泣，
东北三省先沦陷，
卢沟桥头噩耗传，
烧杀抢掠人性灭，
多少无辜失家园，
可怜新鬼哭旧鬼，
悲天哭地肝肠断，
南京屠城空前难，
城内城外尸成片，
血染大地流成河，
粼粼白骨堆成山，
罄竹难书罪恶行，
史书难写无人性，
纵然时光过千年，
日寇恶行罪难消，
千万先人魂不散，
九泉含恨苦苦盼，
凄凄苦等胜利日，
消灭日寇烧纸钱。
抗战胜利七十年，
强盗罪行未清算，
执政都是罪犯后，
蛇蝎狼心终不变，
多少怨魂常怀恨，
千万英烈魂不安，
以德报怨是自慰，
甲午一百二十年，
国破不到八十年，
立国刚过六十年，
历史教训须牢记，
战火硝烟在昨天，
富国必须先强军，
强军首要先铸魂，
民族复兴靠自信，
军人血性是根本，
国耻家仇不能报，
残死先人魂不眠，
我辈常怀报国志，
不灭日本死不甘。

（作者系济南军区驻枣庄某部队政治委员）

抗战胜利
七十周年感怀

○杜永刚

□陈树庆

九月秋风至，枣红杆儿打。立秋后，枣
树枝条上的叶子由绿变黄，树上的枣儿渐渐
成熟，由青变白，渐渐地又由白泛红缀满枝
头，与稀疏、渐黄的枣叶相映成趣。

枣树是一种极其普通且常见的树种。从
我记事起，村前村后、沟壑院落，随处可见
它们的身影。虽无杨柳的挺拔俊秀、婀娜多
姿，但它朴实无华。不管土地如何贫瘠，年
复一年在春夏之交开出黄色的枣花，秋后结
出饱满的红彤彤的枣子。

在农家人眼中，“宁舍杂货铺、不舍红枣
树”，农家人爱枣，特别是男婚女嫁，用红枣
作彩头，在纯朴的风俗习惯中被作为美好、吉
祥、幸福的象征。枣原本普通，不过沾了其谐
音“早”字的光，枣子，早子，早生贵子，寄托了
农家人的美好愿望。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
蒸年糕，黄黄的年糕里嵌入一个个大红枣，作
为礼品送给亲朋好友，传递着亲情和友爱，并
以此祝福来年人寿年丰、日子红火。

春末夏初，光秃秃的枣树慢慢变绿，黄
色的枣花掩映在翠色中，开得既羞涩又热
烈，甜甜的香气让人舒畅，令人陶醉。枣花
脱落，一颗颗绿色的小枣像绿宝石缀满枝
头。从枣花飘香时起，我们这帮孩子内心就

“蠢蠢欲动”了，天天围着枣树转，盯着枣树
上的枣子。此时，大人们便警告：“现在别摘
啊！等到八月十五才甜呢！”我们表面上答应
着，却总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吃。在尝到了偷
吃未熟的枣子酸涩的滋味后，我们不得不耐
下性子等待枣树上的枣子成熟。到了九月，
椭圆状的枣子由青变白，渐渐地又由白泛
红，红彤彤的枣子在绿叶映衬之下，挂着露
珠晶莹剔透，鲜嫩欲滴，在秋风中伴着枣叶
的飒飒声轻轻摇曳，醉人心扉，清新的空气
中飘荡着枣子淡淡清香。一到这时候，我们
这帮孩子就开始“磨刀霍霍”了，整天在村
里枣树下转悠。看到四周无人，顺手拾起一
块砖头瓦片，往树上投去，枣叶伴着枣子落
下，引得院子里的狗一阵狂叫，捡起地上的

枣子，就作鸟兽散，仓皇逃去。
寒露一过，枣子熟了，像一粒粒红玛瑙

挂满枝头，家家户户便开始打枣了。打枣一
般选择在中午，打枣的时候，在地上铺一块
席子，只见主人拿着一根长竹竿，对着枣
枝，稍微用力打几下，数不清的枣儿冰雹一
样落下，顿时树下就像撒了一地红玛瑙。打
枣的声音，就是我们孩子们集合的号角声。
我们从四面八方不请自到，围着枣树卖力地
捡拾打飞的枣儿，大人们在树下把枣儿拾到
篮子里。偌大的村子里，噼噼啪啪的打枣
声、此起彼伏的笑声、孩子们的嬉闹声交织
在一起，演绎出一曲欢乐的丰收之歌。我们
帮主人捡枣，作为酬劳，自然也能分得一捧
枣。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自家打枣，父亲
拿着四五米长的杆子对着枣枝用力打几下，
玲珑小巧的枣儿便如瀑而落，纷纷洒洒，红
的是枣，黄的是叶，尽管偶尔会被“扒角
子”蛰一下，那钻心的痛也丝毫不影响我和
母亲在枣树下拾枣的热情。噼噼啪啪落下来
的枣子不时打在后背上，打的生疼，但看到满
地的枣儿，也就忘了疼，只顾着往篮子里拾枣
子。拾枣时，我是边拾边吃，看见个头大，红得
发紫、发亮，又没虫眼的枣子，来不及擦一下就
急急往嘴里塞，嗑着脆甜，清甜可口。尤其是
刚打下来的枣子，那个好吃的滋味实在无法形
容。若树下放几个洗衣盆，落下的枣儿落在盆
里，打的盆砰砰作响，还真有几分“大珠小珠落
玉盘”的意境呢。家家户户的枣架上，铺满晾
晒的红枣，整个村庄弥漫在醉人的枣香之中。
贩枣的商贩也如期而至，各家各户经过筛选，
储备足自用的红枣后，大部分被贩枣的商贩买
走。这时，树上的枣儿已摘光，只剩下高处点
缀于枝丫上的几粒红枣，如同一个个火红的小
灯笼，给清幽恬静的村庄带来梦幻的意境。

岁月拉扯着我们长大，枣树渐渐地衰落
被伐掉，消失在视线里。“忽忆故乡树，枣花
色正新。”而童年关于枣树的记忆永远定格在
脑海中，那宛若狂欢节的打枣热闹场面是最
难忘的童年记忆。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市文学爱好者）

秋枣儿红


